
为什么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十分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强调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与“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服务业

比重进一步提高”相比，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一转变，是基于对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和长期发展趋

势的准确判断，对“十四五”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从世界范围看，以G7（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近30年制造业占比快速下降

之后，近十多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占比下降趋势明显趋缓，部分国家已

出现制造业占比上升态势。以美国为例，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个十年内，

美国制造业占比分别下降2.76%、3.73%和2.87%，但2010—2018年期间仅下降0.02%，2017、

2018两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度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65%和3.92%，制造业已开始止跌回升。

而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占比近20年来基本保持稳定，在2010—2018年期间还保持了一定增长。

　　与此同时，在制造业占比从快速下降到逐步趋稳甚至上涨的同时，以G7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

在经历了近30年的服务业占比快速上升之后，近十多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服务业占

比提高趋势明显放缓。同样以美国为例，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个十年内，

美国服务业占比分别上升5.57%、3.36%和3.37%，但2010—2018年期间仅上升0.88%。

　　在G7国家开始出现制造业止降回稳和服务业止升回稳的同时，以中、印、俄等为代表的金砖国

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占比则呈现另一种态势。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个十

年，金砖国家服务业占比普遍上升，但在2000—2010年期间开始趋缓，然而在2010—2019年期

间，金砖国家服务业占比又再次快速上升。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个十年，

中国服务业占比分别提高了10.07%、7.41%和4.39%，但2010—2019年期间上升了9.74%。其他

金砖国家也基本相似。从制造业占比看，2010—201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占比从31.61%下降到

27.17%，下降4.44%。印度下降3.31%，巴西下降3.28%。

　　这即是说，2010年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开始止降回稳甚至回升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占

比在加速下降；在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开始止升回稳甚至下降的同时，中国服务业占比则在加速上

升。2019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4.5%，比2005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而中国的服务业

中，高端服务业或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低，低效率的低端服务业、房地产与金融业占比过高。

　　二

　　制造业占比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变化，是技术变迁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态势变化等多

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兴起，直接推动了工厂全球化的发展，使制造业可以实现

环节的空间拆解，从而使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能够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这是全球制造

业“南升北降”的主要原因。但在全球制造业份额“南升北降”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如下事实：

　　第一，世界银行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高收入国家仍贡献了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大部

分，且仍是主要出口国。以美国为例，美国每年生产并运输超过12万亿磅的实体商品，其出口的

70%左右是以制造业成品的形式完成的。与之相比，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就业中所占的份额高

于他们在附加值中所占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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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即服务业占比提高而制造业占比下降）在某种意义上

并非刻意为之，这是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贸易型制造业附加值与就业吸纳能力同时下降的综合结果。

随着工业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大弱化，使其难以

获得更多制造业份额，这是2010年后许多发达国家制造业份额开始止跌回稳甚至开始上升，而与此

同时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份额开始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份额下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将其服务环节剥

离从而增大了服务业的份额，传统统计方式无法体现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依存关系等，

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减”。知名智库曼哈顿研究所近期发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许多被称为“服务”的工作和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工业”的一部分。在制造业所涉及

的经济和劳动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占20%～50%）按当前的统计口径被纳入了“服务”

中。许多制造业工作（包括如操作和维护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或生产机器的中等技能的工作）并没有

消失，而是在政府统计方法中从制造业“转移”至了服务业。

　　第四，在制造业份额“南升北降”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一直通过链主企业、关键部件制造技

术、核心知识产权和工业标准等多种方式，控制着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三

　　长期以来，制造业作为富国的扶梯、发展的引擎，一直受到理论和经验的双重检验，但随着现

代产业中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制造业作为富国引擎的地位不断受到质

疑，鉴于新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不断上升，并逐步呈现出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经

济特征，且可贸易度不断提升，服务业成为新引擎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笔者认为，对于服务业成为新引擎的这类观点，需要冷静审视，不宜过度夸大。无可否认，

服务业制造化和制造业服务化是数十年来产业特征的典型变化特征，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价值增值和

价值实现的贡献日益突出。但在注意到服务业份额不断上升和其制造化特征日益明显的同时，还应

注意到以下现象：首先，在产业关联性和溢出效应上，服务业仍比制造业弱，作为中间投入的提供

者和使用者，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互动关联更加强烈和频繁，而且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具有更高

的就业乘数；其次，虽然制造业在发达国家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但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仍高于其他行

业，制造业始终是占研发投资份额最大的产业，美国制造业企业承担了私营部门接近70%的研发支

出费用；再次，尽管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和可贸易性不断提高，但仍未能超越制造业，制造业对整体

生产率的提升和贸易平衡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制造业的创新和服务业的创新存在重大区

别，制造业的创新更多集中于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服务业创新更多地集中于市场营销和组织创

新这类“软创新”，对技术进步而言，制造业的作用更为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制造业回流战略，不仅只是为了

缓和国内矛盾，如就业和收入两极分化问题，而且与发达国家对新一轮数字技术的战略布局密切相

关。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日益数字化、服务化，

但却比互联网时代更加依赖于制造业基础，随着数字技术进入人工智能、云计算和云存储时代，对

专用芯片、数据中心和数据传输设备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以美国为例，2020年，美国制造业的云

技术利用率在上半年就增长了140%，数据中心的新增建筑面积每年超过了800万平方英尺，而未来

五年，仅人工智能芯片市场就将产生大约350%的爆炸式增长。不仅虚拟的数字来自物理实体，而且

分析、存储和传输也依赖于物理实体。

　　中国制造业占比的持续下降，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比趋稳回升，是一个警示信号，必须高

度重视。虽然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如制造业中的非制造环节的不断分

离，形成服务性产业等；但也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活性服务

业领域和智能制造业的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失衡因素，这是导致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和资金

流入放缓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长期来看，由于服务业更多地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和终端延伸，

出于国内经济安全稳定的保障，我国不仅必须保持一定的制造业规模以吸收服务业投入，也需要发

挥制造业在技术溢出和产业带动方面的强大作用，尤其是在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中，更需要发挥先

进制造业的战略引领作用。如果任由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比重持续萎缩，中国将无法在新一轮

技术革命浪潮中抢得先机，失去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地位、锻造产业链和供应链强度和韧性、补齐

产业链和供应链断点和短板的机会。

　　四



　　从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上看，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具有可行性的：

　　首先，经过数十年发展，中国已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具有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产量全球第一。制造业的

规模优势以及全产业链和产业协同优势明显，产业间互为市场，使制造业保持一定的基本比重成为

可能。

　　其次，虽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政策有可能继续，但由于外国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形成的沉

淀成本巨大，而中国基础设施和配套企业的完备性、拥有世界第一的研发技术人员数量，以及庞大

且迅速增长的本土市场，仍将对国际制造业投资具有吸引力。

　　再次，中国城乡之间、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协同，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制造业

升级带动农业和服务业的效率提升，都蕴含着进一步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效率的可能性，为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以5G、特高压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稳定制造业比重提供了压舱

石。

　　最后，中国在高铁、航天、5G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具备引领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技术基础能力，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领域，发展也非常迅速，2019年

底，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越美国，排名世界第一。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重点是要将其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与提升中

国制造业的“质”紧密结合起来，“基本稳定”是约束条件，提升制造业的“质”才是最终目的。

因此，无需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设立短期硬期指标，对那些有助于制造业价值增值和价值实

现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还应给予大力支持，不必纠结于是否会因此降低制造业的短期比重。

　　在具体政策导向上，第一需要抓重点。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上，有针对性地促进国内企

业协同合作；在重大科研攻关问题和关键技术领域上，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领域集中于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扶持一批有潜力的龙头企业做强做大。

　　第二是降成本。实施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减税降费措施，降低制造业用电、气、水等的直接成

本，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向制造业倾斜，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积极利用资本市场，鼓励股权投

资、债券融资等更多向制造业倾斜。

　　第三是促开放。鼓励制造业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开展合作，进一步深化与东亚和东南

亚等地理临近地区的产业链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鼓励各地区为制造业重

大内外资项目开辟绿色通道，简化落地手续，推动重大项目尽快落地投产。

　　第四是强融合。按照2019年11月十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

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继续大力推进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开辟和畅通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的融合发展新路径。

　　（作者：杨虎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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